
                                                    接受孩子的倾听  

                       ——RC 交流网（支持父母）

平台上的讨论 
    
S. (美国）： 
    我儿子 6 岁。他十分清楚地知道，相互倾听帮助我——尤其是当我受刺

激时——成为一位更好、更亲切、更有趣的妈妈。见我烦躁时，他已经会建议我

去做个倾听。 
       有时候他也想倾听我。我让他做了几次，他做得很不错，我可以哭很久。我

试着尽量不对他说那些可能会困扰到他的话。最后两次当我想要结束倾听时，他

却要我继续。（他做的一件暖心的事情是拿来几只填充玩具，让它们和他一起来

关注我。这看起来似乎是一个指定的小小团队。） 
       我告诉过他我不认为他应该倾听我，孩子不应给他们的父母提供倾听，但我

也不想不给他这个他可以负责并感觉强有力的机会。 
        今天我们又发生了不愉快的事，我问他他认为我们应该怎么做。他建议我

要一次倾听，由他来倾听我。 
        关于这方面有一定之规吗？其他父母有什么想法和经验？ 
  
A.(美国）： 
    我很高兴你问到这点。我也有同样的问题!我有一些想法可以分享（不是

解答）。我先说以下我儿子——他刚满两岁——是怎样倾听我和我是如何回应的。 
        有时候他晚上很难入睡。我先生或我陪他在床上躺着，他总要在床上滚来

滚去地玩啊、说话啊、唱啊地折腾上一个小时。（这对一个先前非常受惊的、一

向要用四五个小时才能入睡的男孩来说是已经是一个非常大的进步了。感谢家庭

咨询活动！） 
    最近一个晚上，照顾孩子让我感到筋疲力尽了，迫切地希望能够歇歇。

我躺在儿子床上，而他则绕着床垫跑圈。我觉得他会一直这样不睡觉。我知道我

没有注意力去倾听他，觉得自己陷入了困境。某个时候他会爬到我身上，蹲在我

胸口上，用他的鼻子对着我的鼻子，用有爱意的声音（以一个牙牙学语的孩子的

令人着迷的方式）说，“嗨，亲爱的！”我笑了出来。我的笑似乎让他很开心，

又那么说了一遍。我尽量不笑出来，想要保持“严肃”的要睡着的样子，可实在

是忍不住。他说了一遍又一遍，直到他似乎能确定我的宣泄在直线上升。 
        然后他听着我止不住地咯咯的笑。我笑得越来越厉害，于是他说：“哭吧！”

果然我哭了，然后又笑，之后又哭，而他坐在那里，满脸的可爱和欣喜与自豪，

越来越放松。每当我的宣泄开始减轻时，他就凑近我的脸，再一次细声细气地说：

“嗨，亲爱的！”我在宣泄的时候没有说任何话（我不想用语言来描述任何与睡

眠有关的烦恼），只是偶尔停下来说：“这很有用。谢谢你，”看看他的脸上是

否仍看起来是胸有成竹的、放松和愉悦的——没错，他的脸正是那个样子。它是

我的标尺。这样持续了将近 8 分钟，后来我放松了许多，能够关注到他，也不那

么着急他快些入睡了。我曾想是否应该找个机会给他一次倾听，但在我宣泄之后，

他显得放松了许多。他开心地唱着，靠近我躺着，大约五分钟后就沉沉地入睡了。 
        另一件趣事：最近我丈夫不小心头在橱柜上撞了一下。他蹲到地上， “喔！”

了一声，然后打算不宣泄就接着去做事。儿子跑过去，带着微笑说：“爸爸，哭



吧！”我丈夫笑出来，对他说谢谢。我说：“哭吧，孩子他爸，听他的。他是对

的。你会哭出来吧？”我丈夫笑了起来，然后哭了几分钟，儿子看起来非常开心。 
    我想以下这两点是有区别的：（1）孩子成为我们唯一的或者主要的倾听

者，充当了我们在其他地方无法获得的支持；（2）在我们的互动中，我们承认

了他们的智慧，使他们获得了展现自己的力量和成为领导者的空间。在第一种情

况中，儿子看起来像是在努力取悦或好好表现来增加我们对他的关注——就像照

顾。在后一种情况，他是胸有成竹的、泰然自若的，有机会帮我们把情绪（宣泄）

出来让他感到得意。后来我经常告诉他，他的爱是很有力的，他的想法也很有帮

助。我想，这对于让我们只把孩子当作受助者来看的对年轻人的压迫是个有效的

冲击。 
    我这方面需要做更多的宣泄，因为我曾经不得不以那些远远超过我的把

握能力的从而让我感觉渺小无力的方式“倾听”自己的父母。如果我曾被允许用

有效的和感到自己受到尊重的方式倾听他们的话，本可以给我的人生带来巨大的

改变。我愿意为真正能够区分这两者的不同而做足够多的宣泄。 
  
J. P.  （美国）： 
    我想，让孩子倾听我们是很重要的。我们经常需要保持思考，做个负责

任的诉说者，但我们也需要对他们坦诚。 
我们的孩子经常倾听我们——而我们经常意识不到，这体现了对年轻人的压

迫。他们是聪慧的，我认为跟随他们的指引是对的，告诉他们我们信任他们的想

法，向他们敞开我们整个心。这是我们需要和他们一起做的事。 
    这对我很难，因为我年幼时（没有 RC 资源的陪伴）不断地被迫“倾听”

我的母亲，她下意识地不经我的同意就朝着我“宣泄”，就此埋下了我的许多困

扰模式的种子。 
    然而，这不是说我认为让孩子倾听他们的父母总是不对的。 
        我想最重要的是要意识到，我们的孩子指望我们为他们展示出真实的画面

——良性的现实。我的母亲向我“宣泄”的时候展现的是一种非常强烈的受害者

的感觉。那使我困惑，使我不得不努力自己去找回较为清晰的真实图景。 
    作为父母，我会说，当我们被儿子或女儿倾听时，让我们不把注意力放

在自己的困扰上也许是一个好办法。（总的来说，不论谁是倾听者，这都是一个

好的努力方向。）我认为，坚持把良性的真实作为可以带来宣泄的（对困扰的）

冲击，是一种引导孩子的奇妙方式。 
    在我们所关爱的人经过畅快的宣泄之后，有谁会不喜欢看到他/她那张变

得精神焕发、重新流露出自身内在的美好的脸庞呢？  
  
J.S.（美国）： 
        我小时候经常注意到我的父母需要被倾听。我注意到他们慢性的困扰、他们

的压力，特别是当他们自己没法关注我或者我的弟弟们却觉得好像应该由我来解

决这一切的时候。作为学习了 RC 的成年人，我意识到我其实没有真正地倾听过

他们：他们不具备成为有效的诉说者的条件，我也不具备做他们的倾听者的条件。

如果那时我能够倾听他们，情况本可以得到改善。 
    我们的孩子有了不同的机会：有效地支持我们——用他们的选择、他们

最好的思考，有我们作为认真思考的、有察觉的被倾听者——然后让整个情况向

前发展。我儿时从未经历过这些。 



  
B. S. （美国）： 
    有时候我对女儿这样说：“你是对的。我（或者爸爸、你的老师）在这

方面遇到了困难。我将尽我所能来解决问题，包括就这个问题做（或者给予相关

的人）倾听。如果你愿意，你可以试着用你自己想到的办法来帮助我（或他们），

但这主要是我（或他们）的责任。” 
  
C.(美国）： 
    我和丈夫及 9 岁的女儿最近一起度假，其间有个时刻我丈夫变得十分生

气。我女儿清楚地知道该怎么做。她说：“妈妈，来倾听一下爸爸。我要出去走

走。”她下了车，去拍风景照，这时候我倾听我丈夫。当她回来时，一切都好了。

一个家庭能利用 RC 真是太妙了，女儿还很清楚该怎么利用它！ 
  
J. K.（美国）： 
    我就是那些“不得不倾听父母”的孩子之一。就这种经历给我的影响做

过数百次的倾听之后，我想在这个平台上所读到的是各不相同的。我的情况是： 
   a) 家里没人明白宣泄的价值，或者明白“我们说这些话只是为了把它们倒出

来，不想憋着”与“我们所说的话正是我们想表达的”这两者的区别。 
   b)  家里没有人（在向我“宣泄”前）请求过我的允许；如果有其他选择，

我更乐意去与有热情的人一起玩儿， 
   c)  我听到的事情令我困惑，我讨厌脑子里有那些遭到扭曲的图景。 
   d)  除了那些偶发的、即时的由我来承受的短时“宣泄”之外，我父母没有

足够的倾听伙伴去做定期的宣泄。 
   e)  我自己也轮不到机会去宣泄，这自然是最严重的问题。 
    
    所以，读着这这些邮件，我的想法是：“干得好，伙伴们。我们的未来

是光明的！” 
  
E.(美国）： 
        我注意到在 RC 环境中成长的年轻人为自己的生活和朋友们做了很了不起

的事情。那些上过我们在中学里或者为年轻的成年人教授的 RC 课程之后进入

RC 团体的人在大胆地运用 RC。 
    在为年轻的成年人开办的课程里，我们重点处理了压迫者的僵化模式。

我们针对早年我们曾以自己所受伤害的方式去伤害其他人的经历作了大量宣泄。

我们也做了大量的游戏，尤其是“如果你真的认识我……”在那里我们分享了自

己最好的朋友才会知道的事情。 
        在一次大家庭的节日聚会中，我们开始玩同样的游戏，我的媳妇用她在 RC
课上学到的东西，要家里的每个人来分享“如果你真的了解我第一次做的伤害别

人的事，你应该会知道这件事……”我想“噢，我的上帝。将会发生什么？她知

道自己在这里揭开了什么吗？”但她很勇敢、自信而放松，带着极好的关注力，

由于我们大部分人的早期压迫者行为已经在家里施加在彼此身上，我们都又哭又

笑，为附着在我们身上几十年的东西而道歉。她很谨慎，但并不谨小慎微，这个

游戏推动着整个家庭关系更亲密。 



       我一直注意到，年轻人（包括年轻的成人）在大胆地用一个好的办法把 RC
运用到日常生活之中。我们的孩子想运用这些信息。他们想变得强有力。他们想

要与他们的朋友和成年盟友一起完全地爱我们。我们作为他们的倾听的对象需要

考虑周全，但我们也要示范宣泄的过程。我们不光要学习成为年轻人的好的倾听

者，也要学会成为他们的聪明的倾听对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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